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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隐藏版漕运水道起底隐藏版漕运水道

本报记者 张嘉辉

大 运 河 大 家 不 陌
生，但很少有人知道，明清

两代还有一条“隐藏版”的漕
运水道——漕船抵达通州码头

后，还会沿着温榆河一路逆流北上，
直抵今天昌平沙河的巩华城。在那里，

一座名为“奠靖仓”的粮仓静静守候，接收
着每年数万石漕粮。

这并非普通的物资调配。这条水路的终端
是明十三陵和拱卫京北的军事重镇，它的“服务对

象”是戍守长城的边防将士与守卫皇陵的陵军。军
粮、饷银、修陵用的巨型石料，甚至守卫蓟镇、昌镇的

军事装备，都经由这条水道源源不断地北运。
当江南的稻米在通州卸船、换载小船再次起航时，一

场关于边防安全与皇陵营建的战略运输才刚刚开始。这
条水道，就是连接京杭大运河与长城边防的生命线——
温榆河漕运。

溯流而上，最终抵达沙河巩华城。巩华城遗址在今昌
平区沙河镇，坐落在南沙河与北沙河交汇处、沙河水
库西侧，至今地表仍有城墙和城门遗存可供凭吊。城
内设有奠靖仓，是漕粮的收纳和分发中心。

温榆河漕运的真正高峰出现在隆庆至万历年
间。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蓟辽总督刘应节接任，
次年便开始疏挖潮白河与温榆河。紧接着便是前面
提到的那道隆庆六年奏折——户部正式奏请开浚榆
河，朝廷拨付军士三千人投入工程。这次疏浚打通了
从巩华城到通州渡口的七十公里水路，为昌平守陵官
军运送了四万石月粮。万历年间，这一漕运体系得到
持续维护，漕船定期往来于巩华城安济桥与通州渡口
之间，沿线设有多个码头，形成了一条成熟的水上运
输线。

那么，奠靖仓到底存了多少粮？《大明会典》里有
详细记载：奠靖仓原拨漕粮十五万石，其中二万石自
沙子营经陆路转运，改拨居庸仓收贮，供居庸、黄花、
横岭三路官军月粮之用。又明确下令：“巩华城官军
月粮并先额漕粮四万石，俱由通河运至奠靖仓。”也就
是说，十五万石的总拨额中，四万石是通过温榆河水
路直运奠靖仓的，剩余的通过陆路转运分流到各个关
隘仓口。

军粮只是物资的一部分。温榆河漕运运送的物
资种类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军粮是基本盘，供应
蓟镇、昌镇驻军及十三陵守军，年运量达十五万石
以上，后更增加至供应蓟镇永、巩、昌标四营军粮；
饷银与军备物资也同样经由这条水道北运；明代十
三陵的修建过程中，大量建筑材料——包括巨型石
料和名贵木材——通过温榆河运抵昌平。值得一提
的是，这条漕运水道不仅供官船使用，也允许商船通
行，商船沿温榆河可直驶至巩华城安济桥下。

考古发现也为这段历史提供了物证。2001 年，
北京温榆河畔发现了明代码头遗址，将文字记载与实
物遗迹连接了起来。那些深埋于泥沙中的木桩和石
基，曾经支撑起每年数万石漕粮的吞吐。

《明史·河渠志》将温榆河漕运定性为“转漕饷军”
的关键水道，这一定位揭示了它与一般漕运的最大不
同：它不服务于京师的日常消费，而是服务于边防军
事与皇陵守护。当江南的稻米在通州卸船、换载小船
再次逆流北上时，一场关于边防安全与皇陵营建的战
略运输，正在温榆河的水面上静悄悄地展开。

从“二水会流”到“五河交汇”

温榆河的名字，认真算起来已经“变”了两千年。它
最早进入史册是在《汉书·地理志》，当时叫“温馀水”。
汉代桑钦编撰的《水经》也收录了这条河，因为汇聚了无
数泉流，古人干脆叫它“百泉水”。到了北魏，郦道元为

《水经》作注，字写成“湿馀水”——“温”跟“湿”长得太
像，抄书的人一不留神就抄错了。这个“湿馀水”的写法
就这样流传了很长时间。辽代以后，名字终于定了下来
叫“温榆河”，同时还有个吉利的俗称——“富河”。

今天的温榆河，发源于昌平军都山麓，上游由东沙
河、北沙河、南沙河三条支流在沙河镇汇合后形成干
流。这三条河就像三股麻绳拧成一股，而后一路向南，
沿途依次接纳蔺沟河、清河、龙道河、坝河、小中河等支
流，经过昌平、朝阳、顺义、通州四个区，全长约 47.5公
里。北京民间有句话叫“铜帮铁底温榆河”，说的是河道
底子好、岸坡结实，不容易淤，也不容易决。

从大运河说到温榆河，就绕不开它与北运河、潮白
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通州北关闸为界，以上的河
道叫温榆河，以下才叫北运河。而潮白河由潮河与白河
汇流而成，历史上曾在通州城北与温榆河合流，形成“二
水会流”的壮观景象，清朝文人戴璿著诗有云：“不有天
工亦爱水，每将好景集川流。数株老树摸崖发，几个轻
鸥傍水浮。断岸住时分峭壁，寒沙涌出敌危楼。夜深渔
笛知何处，燃竹中流几小舟。”

五河交汇，是如今通州北关的著名景点。究其成
因，1939年是一个关键节点——这一年潮白河夺箭杆河
南下，脱离了北运河水系，通州城北的河道格局从此改
写。五条河流在此交汇：温榆河、小中河（古潮白河故道
所在）、运潮减河、北运河、通惠河，交汇处一片开阔水
域，航拍视角下，河道分成四个岔口，景象颇为壮阔。

在北京五大水系中，永定河、潮白河、拒马河、蓟
运河都是“过境河流”——它们从河北、山西等地流
进北京。唯独北运河水系是唯一发源于北京行政区
域内的水系，而温榆河正是北运河的上源。它从昌

平军都山出发，纵贯北京东北部，一路向南奔向通
州。通俗地说，温榆河是一条纯“北京籍”的河

流，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再经由北运河、海河，
最终汇入渤海。

北京城曾有四条漕运线路

“漂来的北京城”，此话不假。“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
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这段话出自《明
史·河渠志》，讲的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将江南漕粮运往
京师的宏大格局。但这只是人们最熟悉的“主干道”。很
少有人知道，明代北运河上其实并行着四条漕运线路。

《明史·河渠志》系统记载了这四条水道，各司其职，分
工明确：

第一条是大通河，也是最核心的主线。元代郭守敬主
持开凿时赐名“通惠河”，《大明会典》明确记载“元初所凿，赐
名通惠。每十里为一闸，蓄水通舟，以免漕运陆挽之劳”。明
代永乐年间其闸坝“犹多存者”，但已淤塞不通；直到嘉靖六
年，朝廷命漕运总兵及御史合力疏浚，自大通桥至通州石坝
四十里，设庆丰等五闸蓄水，造剥船三百只转运漕粮，才恢复
了这条命脉的通航。这条水道承担着每年约四百万石漕粮
由通州入京的任务，是明朝的漕运大动脉。

第二条是坝河，元代整修金代漕渠而成，走的是大都
城北的北线，是元代南北两路并行的漕运体系中的北线
动脉。

第三条是潮白河，专为密云驻军服务。隆庆年间，蓟
辽总督刘应节亲自主持疏挖潮白河与温榆河，使剥船能
够直通密云，将漕粮送至边防前线。

第四条就是温榆河。自通州渡口起，溯流而上直抵
昌平沙河巩华城，全程约七十公里。它的终点不是繁华
的都城，而是明十三陵和拱卫京北的军事重镇。这条水
道运送的也不是日常消费品，而是军粮、饷银和修陵用的
石料木材。

有意思的是，《明史·河渠志》在概述全国漕运体系后，
专门写了一句：“其逾京师而东若蓟州，西北若昌平，皆尝
有河通，转漕饷军。”就是说：运道出了京师，往东能到蓟
州，往西北能到昌平，都曾有水路连通，专门用来“转漕饷
军”。昌平这条线，指的就是温榆河漕运。这说明在明人
眼中，温榆河漕运并非支线末节，而是整个漕运体系中“军
饷专用”的关键水道。

那么问题来了：漕船从通州一路开到昌平，中间要经
过什么样的河道？这就涉及前文提到的五河交汇。其中
温榆河位于北运河上游，漕船可由此北上昌平。

通州自古多河富水，境内有十三条河流盘曲蜿蜒，温
榆河碧水悠悠美不胜收。也正是因为这一流域水道密集、
迁徙频繁，明代漕运的路线选择与通航条件才充满了变
数。清代董恂的奏折中便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有人提议在
温榆河和潮白河之间新开引河以便漕船通行，但经过实地
测量发现，温榆河水面高于潮白河三四五尺，一旦开引河，

“恐潮白之水不能逆流，而温榆之水转先下泄”，反而会导
致温榆河故道全行淤垫、船不能通。最终商议决定，与其
冒险新开引河，不如老老实实地把温榆河淤垫处逐一挑挖
疏通。这段文字生动地说明，五河汇聚的壮观景象之下，
是治水者日复一日与泥沙和水位较劲的精细活。

一道奏折成就一条水上运输线

关于温榆河漕运最核心的史料，来自一道奏折。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十月，“户部奏请开浚榆河，自

巩华城达于通州渡口，运粮四万石，给长陵等地官军月
粮。”这段话被后世学者反复引用，因为它清晰地交代了温
榆河漕运的三个关键信息：起止点（巩华城→通州渡口）、
运量（四万石）、用途（长陵官军月粮）。朝廷随即派军士三
千人，疏通了自南沙河至通州渡口约七十公里的河道。万
历年间又继续疏浚维护，漕运河段起于“巩华城外安济
桥”，直达“通州渡口”，沿线设有若干码头。

但温榆河上跑漕船这件事，其实比隆庆六年要早
得多。

温榆河是北京地区最早开发漕运的天然河道之一，东
汉初年，上谷郡太守王霸就曾建议利用“温水”行漕，为边
防驻军运输粮草，省去陆路转运的辛劳，这一建议得到了
光武帝刘秀的认可并付诸实施。唐代太子李贤注《后汉
书》，明确认为“温水”就是温榆河，学者蔡蕃也认同此说。
元代郭守敬开凿通惠河时，引昌平白浮瓮山之水，沿途汇
集一亩、马眼诸泉，经瓮山泊（今昆明湖）、积水潭至通州入
潞河，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而在元代，温榆河
上已有“双塔漕运”——漕船自通州沿温榆河上溯至北沙
河双塔古城，为居庸关及上都辇路沿线的驻军供应粮草。

明代温榆河漕运的正式开启，与一位皇帝的“身后事”
密切相关。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明成祖朱棣在昌平天
寿山营建陵寝（即后来的长陵），大批军队进驻守卫，需要
运送数量庞大的建筑材料和军粮。漕粮自通州沿温榆河

延伸至边防前线的安全生命线

温榆河不是锦帆云集的商业水道，却是一条不折
不扣的军事物流专线。

《明史·河渠志》概括明代漕运体系时，在列述大
通河、白河等主干水道之后，专门写了一句：“其逾京
师而东若蓟州，西北若昌平，皆尝有河通，转漕饷军。”
昌平这条“饷军”的水路，指的就是温榆河漕运。每年
数万石漕粮从通州渡口启程，经七十公里水路北上巩
华城奠靖仓，再分发至十三陵守军与居庸关各军仓。
其运送的也不仅是粮食——饷银、军备、修陵用的巨
型石料和木材，都经由同一条水道北运。商船也被允
许沿此水路直驶巩华城安济桥下。这是一条集军事
后勤、皇陵营建与民用交通于一体的复合通道。

2001年，温榆河顺义段整治工程中，古城村北的
东岸出土了导流石槽、砌石等建筑构件，文物专家勘
察后断定：这是明代漕运码头，“首次以实物形式见证
了温榆河历史上作为漕运的重要功能”。史料中隆庆
六年“自巩华城外安济桥抵通州渡口”的漕运河段，终
于有了地下实证与之呼应。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温榆河是北京地理版图上一
处独特的交汇点。明代漕船在这条河道上往返时，船
员们抬头望得见军都山的轮廓——那里正是长城蜿
蜒之地。漕运的终点巩华城，四座城门分别命名为

“扶京”“威漠”“展思”“镇辽”，其军事使命不言自明。
而奠靖仓的“奠靖”二字，意为安定、平定，仓储之名本
身就是在宣告这条水路的战略使命。

温榆河漕运让我们看到，大运河不仅是“漂来的
北京城”的经济命脉，更是一条从京城延伸至边防前
线的国家安全生命线。


